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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舉辦的三地聯展，可謂近
年難得的書壇盛事。由香港書法家協
會主辦的《古韻新章——港穗滬書法
大薈展2022》日前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展覽廳拉開帷幕，展出香港、廣
州和上海三大都市的書法名家作品超
過210件。
此次展覽由立法會議員馬逢國，知名

書法家李潤桓、區大為、吳高石等擔任
開幕式主禮嘉賓，而本港參展的名家包
括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香港
書法家協會藝術顧問李潤桓和任貫中、
何幼惠、何繼賢、余寄撫、劉紹棠、區
大為、吳任、吳高石、岑寂秋等。同
時，也有70多位香港書法家協會的會
員以近年的力作參展。
上海與廣州書法家，分屬海派與嶺
南派，廣州應邀參展的名家除了原中
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陳永正教授、廣
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張桂光教授之
外，香港書法家協會還邀請了一批特
別嘉賓參展，他們當中有中國人民解

放軍退役將領——開國元帥劉伯承之
子劉蒙、著名軍旅專業書法家丘仕
坤、中國科學院院士吳碩賢、廣州市
原副市長陳綺綺、原廣州交響樂團首
席小提琴家盧春和、雕塑油畫國畫書
法四藝俱全的藝術名家梁君令等，這
些書法家都是社會各界精英，有的因
家學淵源，自幼研習書法，也有的畢
業於美術學院，受過書法專業訓練。
這些書法家雖然沒有參加省、市書法家
協會這些組織，但卻活躍在各個不同書
壇領域上。而來自上海的參展書法名家
有國家一級美術師、上海市書法家協會
顧問張森，中國硬筆書法協會主席、香
港大書法協會主席張華慶，以及李
冰、熊潔英、沈鴻根、侯轉運等。
據介紹，此次港穗滬書法大薈展原

定於去年春節期間開幕，後因疫情反
覆而被迫取消，只能以網上展覽替
代。如今因社交距離放寬，實體展覽
得以復辦，香港書法家協會亦在去年
的基礎上加強了展覽陣容，如今各參

展者書法風格各異，個性鮮明，展出
作品琳瑯滿目，可觀性高。香港書法
家協會主席徐貴三在展覽作品集的序
言中寫道：「由於疫情關係，幾年間
社會的變化出乎大眾的想像，總是令
人舉步維艱，心緒不寧，影響着正常
的工作及活動。還幸社會今天逐漸走
出陰霾，我們藝術工作者可以重新起
步，確實應懷感恩。『聯絡熱愛中國
書法人士，共同研究及發揚書法藝
術』為我會創會以來的宗旨。作為一
個愛國書法團體，在這個大時代下更
應有責任傳承及推動書法藝術不斷發
展，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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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題松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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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蒙，行書，《審時度勢》

◆區大為，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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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心祁連山生態攝影十餘載傾心祁連山生態攝影十餘載

◆◆鮑永清在天峻鮑永清在天峻
溝拍攝野生動溝拍攝野生動
物物。。 張仕珍張仕珍攝攝

◆◆鮑永清作品鮑永清作品《《雪山牧場雪山牧場》》

家鄉絕佳生態環境
攝影師「推開家門」搞創作

◆青海省野生動
物極為豐富的天
峻溝，已成為許
多生態攝影師創
作的基地。

張仕珍 攝

◆鮑永清作品《馬鹿家園》

◆鮑永清作品
《閒庭信步》

◆鮑永清作品《家》

藏族攝影師鮑永清藏族攝影師鮑永清：：鏡頭之下知鏡頭之下知「「敬畏敬畏」」

◆鮑永清作品《兔猻爭霸》

◆鮑永清作品《好大的雪》

◆鮑永清作品《雪豹》

除了鮑永清，近年來在青海省還
有不少攝影師亦頻頻在國內外大賽
中獲獎，引起生態攝影圈的廣泛關
注和探討。「我們祁連山國家公園
青海片區的80多個簽約攝影師，
已經在全世界獲得了上百個金獎作
品，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為宣傳
家鄉作貢獻。」
鮑永清說，他們也一直在思考青
海攝影師頻頻獲獎的原因：「祁連
山國家公園開展體制試點以來，得
益於國家公園建設對生態的保護，
生態環境越來越好，野生動物越來
越多，我們才有了這麼好的創作平
台。」鮑永清告訴記者，以前他們
拍攝野生動物要跑很遠的路，現在
離家十幾公里就可以拍到。在他看
來，青海生態攝影師能創作出好作
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良好的生態
環境和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

冀為後代留野生動物圖譜
隨着2019年獲得BBC英國國際

野生動物攝影大賽年度總冠軍，鮑
永清與國外攝影師的聯繫亦日益密
切。「我去英國領獎時，手機裏帶
了很多作品，當我給100多個國際
攝影師展示時，他們都非常驚訝，
不相信我們這裏有這麼多野生動
物。」鮑永清說，這些年

來，每每和國外攝影師聊天，都能
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他們一直
想到祁連山來拍攝體驗，但因為這
裏不是開放區域，他們很難進
入。」曾經仰視國外生態攝影的鮑
永清，如今自信心也越來越足：
「歐美攝影師想拍野生動物可能還
得去非洲，但我們在自己家門口就
能拍到非常精彩的作品，這個條件
是他們沒有的。」
鮑永清說，他希望能夠在不去驚
擾的情況下，把動物真實的野性的
美、萌態的美、母性的美，呈現在
世人眼前。「我們現在要做的不僅
是用鏡頭去拍攝某種動物，更重要
的是展現動物與自然、動物與人類
的關係。」雖然年齡越來越大，但
作為一名生態攝影師，鮑永清希望
通過鏡頭把更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挖
掘出來展示給世人。「我更希望
的是即使有一天我們不在了，
還能給子孫後代留一本圖
譜，讓他們知道自己的
家鄉原來有這麼多
的野生動物。」

◆鮑永清憑借作
品《生死對決》
榮獲2019 BBC
英國國際野生動
物攝影大賽年度
總冠軍。

◆鮑永清作品《草原晨曲》

凌晨四點多，青藏高原的天空還沒

有亮，56歲的藏族攝影師鮑永清早早醒

來，整理好自己的拍攝裝備，便驅車行駛十多公里，

來到了野生動物極為豐富的天峻溝。「清晨五點多，正是

野生動物最活躍的時候。」鮑永清說，自2010年開始從事野

生動物攝影以來，早出晚歸已經成了他生活的常態。2019

年，憑借一張藏狐與旱獺「生死對決」的照片，鮑永清問鼎

BBC英國國際野生動物攝影大賽年度總冠軍，該獎項被

譽為國際野生動物攝影界的「奧斯卡」。在和100

多位國際攝影師交流時，鮑永清自豪地說：「這

些照片都出自我的家鄉祁連山。」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青海報道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時光倒回至2010年，還在青海省天峻縣一家企
業工作的鮑永清因為熱愛野生動物攝影，購

置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機。「當時什麼也不懂，很單
純，見了野生動物就拍，拍了還喜歡跟朋友炫
耀。」漸漸地，在和朋友拍攝的過程中，鮑永清對
野生動物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沒想到在祁連山
這片土地上，居然有這麼多國家一級和二級保護動
物。」

熟諳動物習性 拍攝漸入佳境
從一開始的感興趣到後來的癡迷，12年間，鮑永

清在拍攝野生動物的路上越走越專業。「在野生動
物攝影界流傳着一句話，『一個好的野生動物攝影
師，首先要是一個野生動物專家』。」鮑永清說，
以前自己不了解野生動物的習性，拍攝非常盲目。
但漸漸他通過拍攝時的觀察和從書本了解相關知
識，對野生動物有了較深的認知。「現在這個季節
就是拍兔猻、香鼬、貓鼬，草地上隨處可見。」摸
清了野生動物習性的鮑永清，講起來滔滔不絕。他
前幾天拍攝的兔猻家族，媽媽的奶水已經不夠餵養
4隻幼崽了，「牠需要出來捕食，我們就很容易拍
到牠在草灘上不停抓老鼠的場景。」
雪豹是青藏高原的旗艦物種之一，但由於活動區域
常在雪線附近，拍攝難度也較大。多年來，鮑永清通
過研究，對雪豹的活動規律了然於胸。「每年11月
到次年1月是雪豹的交配期，這個時間段就比較容易
拍到。」鮑永清說，有時天快黑的時候坐在天峻溝的
草地上，就可以聽到雪豹在山上叫，想像着雪豹遙望
整個天峻縣城的場景，感覺格外浪漫。

最愛拍鼠兔 思考可持續發展
拍攝12年來，鮑永清坦言，儘管也曾拍攝「高
大上」的雪豹等高原旗艦物種，但他最為喜歡的卻
是拍攝鼠兔。「鼠兔是生物鏈最底層的物種，如果
沒有牠們，赤狐、藏狐、兔猻、艾鼬、香鼬等物種
都不可能生存。」鮑永清憶起2017年的一次拍攝
經歷。當時他跟拍了一隻帶着兩隻幼崽的藏狐，跟
拍一周後，他回家補充給養，等再回去拍攝的時
候，人類已經把那個地方的鼠類全部滅完了。「我
眼看着藏狐媽媽出門抓不到老鼠，兩隻小藏狐餓得
嗷嗷叫，那種淒慘的叫聲讓人特別接受不了，至今
仍在我的腦海盤旋。」後來，鮑永清向科學家了解
得知，草場退化的原因並不是鼠兔，而是人類的過
度放牧以及氣候變化。「如果人們既想看到豐富的
野生動物，又要掐斷牠們的食物供應，怎麼可能
呢？」鮑永清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也通過微
博呼籲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保護生態。

拍攝時常傷感 敬畏自然法則
2019年鮑永清拍攝了一幅名為《生死對決》的照
片，獲得當年BBC英國國際野生動物攝影大賽的

年度總冠
軍，名揚海內
外。談及照片背後
的故事，鮑永清至今仍難掩
哽咽：「當時有一窩藏狐我已經拍了兩
年，因為牠們兩年時間都在那裏築巢。在拍《生死
對決》的前23天，我和朋友突然看到這隻藏狐媽
媽捕殺了一隻旱獺。因為距離遙遠，我們只是用視
頻方式記錄了下來。」作為圖片攝影師的鮑永清不
甘心，他希望將那樣的畫面定格，於是他開始每天
跟蹤拍攝。
到第23天時，這隻藏狐媽媽突然在一個旱獺的

洞口潛伏了下來。「我也跟着潛伏，一動不動地趴
在那裏。近兩小時後，以為脫離了危險的旱獺幼
崽蹦跳着離開了洞穴，突然，藏狐發動進攻，一
場生死對決在草原上演。」緊張的鮑永清，在
遠處咔嚓咔嚓按動快門，眼看着旱獺的父母出
來營救孩子卻無功而返，當藏狐叼着「戰利
品」旱獺回歸巢穴時，他的心久久不能平
靜。「也許當時我叫一聲，旱獺就能免於
一死。但如果這樣，三隻藏狐幼崽是否
會被餓死呢？」鮑永清說，這次拍攝
後，傷感的情緒一直圍繞着他。
面對自然競爭的殘酷，鮑永清說

自己曾無數次在拍攝時落淚。
「但是沒辦法，理性思考，
這就是自然法則。傷感過
後，敬畏和尊重湧上心
頭，我們能做的就是
敬畏自然，從而保
護自然。」

▼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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